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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舞
普良武

古彝人的脸，黑白横竖
不知谁是谁，真真假假
都在拼命，眼神闪烁间

亮出刀光剑影
跳跃、躲闪或飞翔
罡英波的烈火燃烧

孤军奋战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把疾苦带走，使灾难远离
为和平、幸福、自由而挺身
果敢智慧的彝家儿女

不得不跳起美妙的大刀舞
传承一个美丽、祥和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会员）

沁园春·曲靖三元宫
长征纪念园

萧晶文

七彩云南，沃土曲靖，铭记长
征。宫里商大是，续篇遵义，金沙抢
渡，北上英明。雕塑沙盘，伟人蜡
像，轻步瞻观心湃澎。红飘带，读滇
东往事，园里情深。

红军引路擎灯，燃无数、燎原
之火星。见会泽城区，扩红潮涨；宣
威激战，宾铺豪英。漫卷红旗，珠源
大地，风劲扬帆写大成。新时代，赓
续长征路，代代人人。

（作者单位系曲靖市委组织部）

小院里的石榴树
张培亮

春天，风轻柔地吹拂
石榴树伸出绿袖子

在南墙悄悄地踮脚张望
为院子增添几抹景色

阳光在叶隙间穿针引线
红色的花骨朵镶嵌在绿枝中

青果是紧握的小拳头
慢慢膨胀成一个个胖娃娃

秋风把季节的秘密
轻轻地送到胖娃娃的肚子里

石榴们突然咧嘴大笑
露出满口晶莹的红宝石

外婆说，九月就能尝鲜
我天天仰着头数日子

看晨露滴在屋檐下的瓷碗里
看石榴的颜色从青色变成红色

终于，等到竹竿的叩问
酸甜的汁水溅满衣裳

树下馋嘴的雀鸟也开始磨牙
晚霞中，一树红灯笼愈发光亮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大观河畔
楚小韩

有必要去畅想未来
甚至，勾勒出一些愿景
让我们之间的爱，变得

更加地丰满，更加有活力
比如你说，我们应该有一次
鼓浪屿之旅。在那儿留下
浪漫而唯美的真实记忆
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孩子

让我们之间的爱，得以延续
甚至，连孩子的名字

你都想好了……多年以后
你会随我回到乡下。在景东
在花山，在坡头，在那个
叫文壮的村庄，相依相伴

共度余生——

无疑，你想象中的这些
画面，非得用“幸福”

这样的字眼，来安放不可
当你说到这些，我小小的心脏
如针尖上的蜂蜜，因甜蜜

不禁战栗不已。大观河里的闲鱼
也争先恐后，跃出水面

抖落水花阵阵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与一棵桃树
并肩而坐

杨凤金

有一回与一棵桃树并肩而坐
她梢头有鸟儿在叫，枝前

有风掠过。我们似一对久别
重逢的老情人，默默相视

许多的话都成了一簇簇的花
满满地沁入心脾

我与她多熟悉的场景啊
并肩坐下，静听对方的心跳

不真实的夕阳里，我像一个失眠者
一个失聪者

一个想逃脱肉体的孤魂
只有她，借半个臂膀靠靠

让我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好情人
（作者单位系马关县红十字会）

杨海波

五月的风吹过哀牢山一隅，暖而不
燥。车子在曲折的山路上前行，窗外的
风景不断切换，连绵的群山时而清晰，
时而若隐若现。而我就像一个路过群山
的遗音，羡慕山风的自由，以及高山从
不妥协的姿态。

在一个僻静的山坡上，那户人家就
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没有门，穿过院
坝就看见了那位老人。她坐在轮椅上，
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浑浊的双眼在
看到我们的那一刻，瞬间泛起了泪花。
她试图站起来迎我们，但看得出来这对
于她来说，需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
终于，她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们很
快过去搀着她，她用嘶哑的声音尽量大
声地呼喊家人，告知家人有客人来了。

过了一会儿，老人的丈夫和儿子从
附近的地里回来了。老人一家热情得让
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他们搬出家里储备
的吃食，摆满了桌子。然而，我很少见过
这样的场景，只是傻傻地站着。我的领
导则表现得很从容，她微笑着向老人介
绍这次给老人家带来的母亲邮包里的
物品，手把手地教老人量血压，每一个

动作都那么轻柔，那么耐心。我的领导
握着老人的双手，鼓励她好好生活。又
经过一段曲折的山路后，我们来到了另
一个村子，望着空荡荡的村子，我内心
满是感慨。乡村里已经难以看到年轻人
的身影，只剩下老人、孩子、一些妇女守
着这片故土。他们是否向往外面的世界
呢？又是否一辈子安于这片生养他们的
地方呢？对于他们和这里，我们不过是
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来了又走，留
下的或许只是短暂的温暖。

我们还顺路去探访了“东华六家
人”。首站是“野趣人家”，那里的一草一
木似乎都有一种野趣，一棵古老的榕树
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历经多年的风雨依
然活得像一座高山般挺拔，但凡有些年
岁的树木在我看来是有灵性的。接着，
河谷地带的“空中人家”“热谷人家”“水
岸人家”“峡谷人家”一一展现在我们眼
前，每一处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最让我
心动的当数“空中人家”。两间小房子分
别镶嵌在两棵高大的攀枝花树上。据
说，这是依照傣族的竹楼建盖的，是为
了纪念最先搬迁到这里居住的傣族祖
先。那两棵攀枝花树，看上去饱经沧桑，
却依然枝繁叶茂。在我眼中，它们就像

两位沉默的智者，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秘
密。我轻轻地推开小屋的门，一股古朴
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闭上眼睛，脑海中
浮现出一幅画面，我常年居住在这里，
伴着鸟鸣虫唱，在这小小屋里晴耕雨
读，提笔写作，就像是到了陶渊明笔下
的桃花源。在这里，时间放慢了脚步，生
活变得简单而纯粹。

两位同伴在路上聊天时说，这些地
方曾经都是繁华的旅游景点。看着沿途
的河谷风景，那熟悉的热带作物，还有开
得正盛的凤凰花，我心中五味杂陈。那些
风景和我的家乡如此相似，可我却已远
离故乡太久，成了故乡的过客。而现在，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山里的人们虽
然生活条件清苦，但他们淳朴得就像山
间的清风，他们的笑容，犹如五月的暖阳
一样能够照亮人内心最黑暗的角落。

返程时，我不断回望着那些经过的
群山，直到车窗外飘来一枚树叶，我才
发现就要回到镇上了。回来后，我将那
枚不算精美却很特别的叶子放进日记
本里，回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想
为这一天写点什么，又或是像往常一样
什么也不写，但我发现东华就像一本厚
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它有繁
华，有寂静，更有温情，有希望。在这里，
我似乎找到了内心里一直想要找到的
某个答案。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杨太国

南国边城的夜，是被月光浸软的。
皎月淌过连绵山影，漫过龙半坡与石
丫口的碉楼。把银辉洒在那片三七棚
上，三七的甜香，正随着晚风悠悠上
浮。

蟋蟀在田埂上哼着旧调，山溪踩
着碎步淌过石头，偶有夜鸟扑棱棱掠
过柳梢，带落半片月的影子。这就是马
关，我生长的边城。它的味道，藏在碉
楼的石缝里，浸在三七的根须中，更炖
在阿妈做的那锅焖鸡里。

跑遍南北后才懂，家乡从不是地
图上的名字。它是老柳承接晨光的柔
软，是炊烟缠着暮色的温吞，是三七焖
鸡掀开锅盖时，那股能漫过岁月的香
气——苦里带甘，像极了边城的日子，
也像极了我走再远，都挣不开的牵挂。

小时候的家，在挨着越南的小村
庄里。那里的土地暖得很，四季都在冒
吃食，可最勾人的，还是那锅三七焖
鸡。寒暑假的归途上，脚步总被心里的
念想催着：快些，再快些，阿妈该在灶
房里炖着鸡了，梁上的三七在等火候
呢。

“文山三七金不换”，我和这宝贝
是有缘分的。爷爷搭三七棚时，我总蹲
在旁边看竹片如何遮出半阴的凉；奶
奶刨三七根时，会教我认紫红根茎上
的细纹——“这是土地写给咱的信”。
那些沾着泥的三七，洗净了吊在灶房
梁上，风一吹，药香混着柴火气，成了
童年最安稳的背景音。

那时的三七地像片藏着秘密的
绿海。我常蹲在棚下数复叶的瓣数，
看七星瓢虫沿着嫩红的茎秆散步。采
挖季最叫人欢喜，爷爷的小锄头轻轻
刨开泥土，紫红色的根茎便带着土腥
气探出头，像一群胖娃娃挤在土里。
奶奶会挑出最饱满的，剪去须根晾在
竹筛上，吊在灶梁上说：“存着给娃补
身子。”

三七焖鸡的香，是刻进骨头的乡
愁。阿妈做这菜从不用速成鸡，必得是
自家养的土鸡。现杀现剁，温水焯去血
沫，倒进陶土砂锅。灶膛里松针柴烧得

正好，火苗不大不小，汤在锅里“咕嘟
咕嘟”轻涌。这时阿妈才取下梁上的三
七，清水泡软了切成薄片，连带着拍碎
的生姜、几颗红枣丢进锅。

“急不得，”她添柴时总说，“三七
性温，得慢慢炖才出味儿，就像咱边城
的日子，不慌不忙才踏实。”热气从锅
盖缝里钻出来，混着鸡肉的醇厚与三
七的微苦，在灶房里绕来绕去。我总忍
不住掀盖看，阿妈就笑着拍我的手：
“馋猫，再炖半个时辰，等你爸从地里
回来正好喝。”

夕阳把西山染成金红时，阿爸扛
着锄头进门，砂锅里的汤已熬成琥珀
色。粗瓷碗盛起一碗，鸡肉酥烂得一抿
就脱骨，三七的药香钻进肉缝，苦里裹
着回甘，暖意从喉咙淌到心里。阿爸会
就着汤喝两杯苞谷酒，说这是“地里的
力气，锅里的补药，日子就该这么热
乎”。

后来离了家乡，城里饭馆也吃过
三七焖鸡。饲料鸡配机器切片，高压锅
炖得快，香气冲得很，却没有松柴慢炖
的烟火气，更没有阿妈添柴的唠叨、阿
爸喝酒的满足。每次尝过，心里反倒更
空落，像站在异乡街头看见月亮，却不
是家乡那轮。

去年清明回去，老屋的三七地还
在，可爷爷奶奶却再不能教我认三七
苗了，还有阿爸也不在人世了。阿妈头
发白了不少，仍要给我做三七焖鸡。她
踩着小板凳取灶梁上的三七，手抖得
厉害，切片时刀总晃。我想接过来，她
却不让：“让妈再给你做一次，下次回
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动呢。”

砂锅里的汤依旧“咕嘟”响，香气
漫出灶房飘到院子。烟锅里的火星明
灭，像极了龙半坡碉楼上的星光。那一
刻忽然懂了，所谓乡愁，不过是老屋的
炊烟、砂锅里的汤、亲人递来的热饭，
是无论走多远，总有个味道在等你回
家。

如今身在异乡，每当月亮升起，总
会想起边城的夜空，想起碉楼下的庄
稼地，想起那锅三七焖鸡，和已经年迈
的阿妈。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张世杰

盛夏时节的巍山，翠绿盎然的山峦
在阳光下更显勃勃生机，历史文化名村
东莲花的美誉正跨越重洋，远播四海；
而历史文化名城巍山，则洋溢着如火般
的热情与无限活力；巍宝山，正如茁壮
成长的少年，蓬勃发展，朝气蓬勃。千年
的汤池，那栩栩如生的洗澡堂，正焕发
着新的生命力……在此背景下，巍山盛
夏文化节（火把节）的视觉盛宴与心灵
之旅开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
更是穿越时空的深度文化探索。

活动期间，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文化体验活动将逐一上演，能让每
位访客都能深切触摸到巍山历史的
跳动脉搏，感受那份经年累月、愈发
醇厚的文化韵味。在东莲花村，巍山
传统扎染、瓦猫，巍山古城生态和谐
长街宴，游客都将有机会亲身体验
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亲手触摸
那些被岁月雕琢的老物件，聆听匠
人细述每件作品背后的动人故事。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诚邀您的加
入，火光映照下的笑脸，音乐与舞蹈
交织出夏夜最美的篇章，让您在欢
声笑语中忘却尘世烦恼，沉浸于宁
静与欢乐之中。

古城内，“寻味巍山”美食之旅将
引领您穿梭于狭窄街巷，品味地道小
吃，从热气腾腾的饵丝到香脆可口的
蜜饯，每一口都是味蕾的极致享受，更
是对巍山饮食文化的深刻领悟。古城
特色文化市集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
品、古籍善本、民俗饰品等应有尽有，
让您在淘宝的同时，深入了解巍山的
历史文化底蕴。

巍宝山之上，“灵山寻宝”徒步探
险活动诚邀您的参与，跟随专业向导
深入山林腹地，探寻长春洞、松下踏歌
自然奇观与古迹遗址，体验身心的自
然对话与和谐共生。山顶的祈福仪式，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您在虔诚祈
愿中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千年汤池特别设置了“温泉养生
体验日”，让您在温暖的泉水中尽情放
松，享受由内而外的舒缓与惬意。更有
茶文化体验活动，一杯青华清茶、一卷
唐宋好书，让您在尘世之外静享宁静
时光，品味生活的真谛。

我们相信，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
而是一次发现、感悟与成长的旅程。巍
山正以它独特的姿态，静候着每一位
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您，共同书写这
个盛夏难忘的篇章。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何刚

三十多年前，读师专的时候，一个姓
李的女同学，在实习的乡村学校课堂上，
讲陆定一的《老山界》，她做了一支火把，
在那个四面漏风的教室里点燃，学生很兴
奋，火把熄灭之后，她指着黑板上的登山
图，瑶民家、竹林、山腰，同志们在竹林砍
竹子和夜晚点燃的火把，具象地讲伏笔和
照应，还见缝插针引导学生说——燃烧的
火把，舔着夜的底色，发出光亮，照耀战士
们前进，我们也要在心中有一支火把，指
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她讲课的这个场景我一直记得，也
在每年的火把节总要想起来。

我生长在坝区，对于火把鲜有记
忆，但对于火把节却早已深刻心底。第
一次过火把节，是在蟠猫乡。那一年，我

们编撰牟定电业史书，去供电所采访。
先是感觉街上很热闹，很多彝族群众穿
着花衣裳，穿着黑色或者蓝色的马褂，
大人孩子甚至赶着的驴骡也似乎带着
欢乐和喜气。供电所的人说，今天是农
历六月二十四，过火把节。工作结束后，
所里杀羊，剁羊肝生，干部职工、赶节的
亲戚朋友，三四桌人喝酒吃饭，很热闹，
饭后在院子里点了一堆篝火，有人拉响
二胡，有人弹起弦子，很快就聚集了百
十人的圈子，伴着高亢的左脚调，大家
跳起欢快的左脚舞。我们出去街上转，
窄窄的乡街子，只要有空地，这里一圈
那里一圈，都是跳脚的人群。

这是一个兴奋的夜晚，我伴着弦声入
眠。第二天晚上，在大古岩村一个高中同
学家吃汤圆煮米酒，学着哼唱“汤圆那个
煮米酒，又甜又爽口”的热烈酒歌，也听他

们讲火把节。起源是一个少年英雄带领乡
亲用火把烧死一个恶魔，以节日纪念，表
达祈福安康愿望；说祭火时的神火是击石
取火，几个年轻人就笑，他们拿出三五牌
汽油打火机，啪嗒打出火苗，说哪个还用
打火镰，哪个还可以钻木取火。我插不进
嘴，就想象着大人小孩举着火把，在铜锣
声伴奏下，嚯嚯地叫着喊着，串田埂走村
过户，祈福避灾。我的想象被同学八十岁
的老父亲打断，他拿出一个用一块黑布包
裹的很陈旧的东西给我们看，说是火镰。
像李逵的斧子，只是把子装在斧面上，斧
面或者说斧锋是一块冷森森的钢铁，还有
一块火石。在他的讲述里，手提着火镰，快
速地撞击火草，比如干青苔、艾叶，包裹着
的火石，火星四溅，点燃火草。可惜没有火
草，我没有见识过“天火”。老人说，彝家山
寨大多地处偏僻，在过去，六月二十四的
祭火，是一年里最为重要的活动。那一年，
我写了一篇《在蟠猫赶节街》的文章。

没过几年，火把节突然地就在生活
里出现。

因为火把节，楚雄得了一个“中国
火城”的美誉。彝族尚火，火把节也一年
比一年热闹。最热闹应该是前年，人多

车多，盛况空前，像整个楚雄州的人都
挤进楚雄城，更像半个云南在楚雄。今
年的热闹不同往常，“村超”开赛，像是
为火把节热身和铺垫。一大群人的饭桌
上，几个女的放下碗筷，捧着手机叽叽
喳喳，讨论双柏的绿孔雀，武定的腊火
腿，猜测牟定山茶花代表队背篓里背了
什么。末了接二连三感慨，哎呦，这个火
把节年年有新花样，年年出彩，年年让
人满怀期待，水平越来越高。

牟定蟠猫以外，虽然鲜有规模气候的
火把节活动，但也似乎沾着了节气。左脚
歌舞就不说了，化湖广场、茅州古镇跳脚
的人多起来，也说不清从哪年开始，过火
把节成了亲朋好友聚会的一个由头——
“今天过节，过来家里吃饭！”最为有趣的
是一件乡村往事。村里四五家人聚在一起
过火把节，几个年轻女子喝了酒，就闹嚷
着要到河埂（离着一公里，已开发成滨河
公园）去跳脚，安排人去为音箱充电，约好
弹弦子拉二胡的人，还去劈柴做了三支火
把，又去找来一小袋香灰，穿上花衣裳，闹
嚷嚷地举着火把出门。走过村道，有老人
问：“你们要去整什么？送鬼咯？”“是呢！”
一路嘻嘻哈哈。撒一把香灰，刺啦啦炸响，
喷出一串串浓密火星。“小燕，火把么好好
地举着嘛！”“老表，烘死了，火星烙人疼
呢！”嬉笑随风飘落。几个老人跟着去玩，

好几天了还唏嘘感叹，我们年轻时候咋就
没有赶着这样的好日子，哎呀呀！

有一年，我在宾川，六月二十四日
在县城看见一大群穿着白族服装的人
围着篝火跳白族舞蹈，这才知道大理白
族、丽江纳西族都过火把节，也有用火
把战胜暴君的起源传说。

又有一年，我一边用手机听书一边
爬山找野生菌，一个坡坎上，感觉脚下
踩着了什么，低头一看，白花花一大片
鸡枞，只是觉得小了一大截，连忙手机
拍照问一个朋友。他很夸张地说：“哇，
这是小火鸡！”哦，是小款的火把鸡枞。
我用了个把小时，拔完总共一百零七
朵，装了满满一篮，看见的人都要低头
瞧，都忍不住赞叹一声：“运气真好！”我
自然高兴了好几天。也在那个时候，开
始关注与火把有关的事物。火把梨、火
把果、火把花，算不得多。今天，又用豆
包查，找到武定县有一个火把村和一座
火把山，省外也有类似的村庄。

也在今天，一个师专时的同学打来
电话，说约几个同学火把节在楚雄聚会
一次，说女的都退了，我们男的也只有二
三年了。我赶忙问起姓李的女同学，她说
已经退休，这几天正在畅游新疆。退休前
已是多年的正高级职称，妥妥的一位名
师。挂断电话，眼前浮现她教授《老山界》
点燃一支火把的情景。恍惚如昨。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马晓琼

高中毕业的夏天，阿普（爷爷）用枯
枝般的手攥紧松枝，为我扎了一支照亮
前程的火把，并用格桑花点缀其上。当
火星溅上手背，灼痛不断蔓延开时，我
并不知道，这微小的伤痕将成为多年后
我的乡愁里最深的烙印。

在故乡滇西高原上，火把节是彝
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
日，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至今已传
承了2000多年。关于火把节的历史记载
最早见于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书中
提到“六月廿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
明”。

火把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不同民
族有着不同的传说。

纳西族的传说中，火把是欺骗天神
的幌子；在古老彝人的歌声里，火把烧

尽了英雄阿提拉八最后的敌人，彝族英
雄支格阿龙驯服了日月，让人间风调雨
顺；而白族的火把节则是为了纪念慈善
夫人。慈善夫人为黎民百姓闭城死节，
滇人为此在这天燃炬吊唁，逐渐形成了
火把节。虽然各民族关于火把节的传说
各异，但总体都与火能驱邪避灾、祈求
丰收，以及纪念英雄人物、传承民族精
神等相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

每年火把节，都是家乡最热闹的
日子，远在他乡的游子会回到母亲身
边，和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火把节
为期三到七天，在这个全民狂欢的日
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架起大大小
小的火把，城市的广场上更是架起巨
型大火把，还有专门为小孩子扎成的
迷你火把。

火把节的重头戏安排在火把节当

天，下午三四点钟大家就早早地吃了晚
饭，换上艳丽的民族服饰，汇入县城，再
涌向火把节的中心广场，人们都在迫切
地等待夜幕的降临。人群越积越多，舞
台上宣布火把节启动，在人们的倒计时
呐喊声中，中心广场的巨型火把被点
燃，人们手里的小火把，孩子手中的迷
你火把被点燃，整个城市也被点亮了。
当广场巨焰腾空时，我下意识摸了摸手
背，其实那里早已没有伤痕，只有阿普
当年那句“火把亮处，子孙的魂就不会
迷路……”在火光中铮铮作响。

音乐声响起，无论你是坐着，还是
站着，都会立刻拉起身边人的手，随着
音乐开始舞动身体，一曲接着一曲，一
首跟着一首，火把越来越亮，舞蹈越跳
越欢乐。直到深夜，广场上依旧有人在
唱歌跳舞，欢乐永不褪色。

我知道，阿普扎的火把早已燃尽，
但那些溅落手背的火星，早已在岁月的
长河里成了故乡的模样，只要火把节的
歌声还在，游子的归途就永远有光……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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